
電影美術指導�

個人經歷

李清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（Fion�Li），出生於香港。�

平面設計專業畢業後，曾於廣告公司任職。在此期間修讀了由「香港電影美術學會」開辦的電影美術
培訓課程。課程結業後，經導師、美術總監雷楚雄先生介紹，進入張志成導演之《戀性ð代》

（2001）劇組擔任助理美術指導，由此投身電影行業。2010�年於陳翊恆導演之《第�6�誡》（2012） 

正式擔任美術指導。入行至今參與超過三十部電影的美術工作。�

2017�年，她以《三少爺的劍》提名第�36�屆香港電影金像獎「最佳美術指導」。�

參與電影

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

2011�年 《單身男女》（導演：杜琪峯、韋家輝） 美術指導
寰亞電影有限公司��

銀河映像(香港)有限公司�
香港�

中國大陸

2012�年
《第6誡》（導演：陳翊恆�[主要導演]�

胡學林[2011]、劉健平、許樹寧[2012]）
美術指導 飛昇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

2015�年 《滾蛋吧！腫瘤君》�（導演：韓延）� 美術指導
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�

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�
中國大陸

2016�年 《封神傳奇》（導演：許安）
執行�

美術指導
中國星電影有限公司�

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�
中國大陸

2016�年 《三少爺的劍》（導演：爾冬陞） 美術指導
無限映畫電影製作有限公司�

�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�
中國大陸

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�
最佳美術指導(提名)��

2016�年
《北京遇上⻄雅圖之不二情書》�

（導演：薛曉路）
美術指導

安樂(北京)電影發行有限公司�
北京數字印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�

北京和禾和文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

美國�加拿大��
英國�澳門�

香港�中國大陸

2017�年 《妖鈴鈴》（導演：吳君如） 美術指導
我們制作有限公司��

北京嘉美春天影業有限公司�
�北京開心麻花影業有限公司��

中國大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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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個人相片由香港電影美術學會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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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

2018�年 《冰封俠ð空行者》（導演：葉偉⺠） 美術指導 �
⻄部電影集團有限公司�

中盟世紀(北京)投資有限公司 
國盛影業(北京)有限公司

中國大陸 

2019�年 《狗眼看人心》（導演：吳楠） 美術指導
英皇影業有限公司�安樂影片有限公司��

佰安影業(上海)有限公司
中國大陸 

2019�年 《小�Q》（導演：羅永昌） 美術指導 星皓影業有限公司 香港

2021�年 劇集：�《天目危機》（導演：黃精甫）� 美術指導 歡瑞世紀(東陽)影視傳媒有限公司�
香港�日本�

歐洲

待上映 《尖峰姐妹》（導演：金依萌） 美術指導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

待播出 劇集：《三命》（監製：杜琪峯） 美術指導 ViuTV 香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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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 問 文 稿 

蔡慧妍：說說你是怎樣入行的？

李清渝：那時在上班，每逢星期六就去上一個課程，是（香港）電影美術學會辦的，當時是 Bill 叔叔（雷楚雄）做老
師的。在讀完這個課程後，Bill 叔叔就問有沒有人想試試做（電影）。那時因為我的工作是很空閒的，我老闆任
由我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，那我就說我想讀書，以及我也想試試做那些（電影美術的工作）。他（老闆）說你
就去試試吧，做完覺得不好就再回來。於是我就入（電影）行了，也沒有再回去之前那間公司。

製作組：之前你是讀甚麼學科的？是與美術無關的嗎？

李清渝：與美術有關，我本身是讀平面設計的。

蔡慧妍：在你入行的時候，（香港）電影和美術行業是怎樣的呢？

李清渝：其實我入行的時候，因為我是第一次接觸（電影），我也不是真正了解之前別人說（香港電影）很鼎盛的那
個九十年代是怎樣的，所以入行後我並不會覺得很式微，因為我是第一次接觸。但是我聽一些老前輩是這樣說
的：「以前景況很好的，簡直連錢包都合不上！」即是天天收人工，收到錢包都合不起來了。

對於我自己第一次做電影，那份人工和我之前那份工作的人工相比是……嘩，有天壤之別，電影是多很多
的，所以我也是開心的，好像突然間加了很多人工一樣。但是我長大後才發現，原來我工時那麼長，其實是減
了薪的（笑）。

製作組：做助手時你跟哪個美術指導比較多？

李清渝：都是（幫）阿 Man（文念中）（比較多些）。第一次幫他是《男人四十》（2002）那部戲，那時其實他已經很出
名了。當時他要找人然後我有幸去幫他的那一刻，第一次是很開心的，覺得好像幫到一個大師，很開心，以及
你不知道他是甚麼樣子的。怎知第一次見他的時候，例如他約了我兩點回公司開會，我兩點在升降機裡遇到
他，他第一個反應是：「喂，我約了你兩點，為甚麼你現在還在升降機裡？你遲到。」然後我說：「那你也是。」
因為他也在升降機裡，他也遲到了（笑）。其實他是開玩笑的，他是隨和的，第一次見他就是這樣，也是難忘
的。

另外第一次做那部《男人四十》，就有去看景，但那天只有我去看景，其他所有人我都不認識，文念中也沒有
去。其實我也很匪夷所思，為甚麼美術部只有我去看景？全部景都看完後，那天是看南丫島（的景），要行
山，導演（許鞍華）突然之間就問我：「吓！原來你是美術部的？」我答：「是的是的，阿 Man叫我來的。」（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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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說）：「你來看甚麼的？我們是來看山的，你想來植樹嗎？」之後我有去問阿 Man 為甚麼叫我去看，他說：
「哎呀，忘了叫你不用去了！」（笑）我就在山上曝曬了一天，是不是很難忘呢？

製作組：那你（從文念中身上）學到了甚麼呢？

李清渝：其實他不會真的教你一樣東西的，我覺得（做）電影是不會真的（有人）來告訴你、教你怎樣做，是要你自己
去觀察和去嘗試的。你試得多了，錯得多了，那下次你就不要再犯了。

其實阿 Man 是很大膽的，他那麼大膽所以給了他的助手很多機會。我到現在也很匪夷所思，為甚麼他會對我
那麼信任？我自己都無法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時候，其實是他對助手的信任，令我加強了我對日後工作的信
心，我會覺得：他是）大師來的，我造的這件東西他認可了， OK 了，是可以拿出來的。這樣開始你慢慢就會
建立起自己的信心。

蔡慧妍：你覺得身為一個女性電影美術工作者，會不會在行業內遇到一些特別的難題，或者不公平的待遇呢？

李清渝：我覺得也不會說女性就會有不公平的待遇，反而是新人，不管你是男或女都會有不公平的待遇。

蔡慧妍：例如呢？

李清渝：欺負新人，很明顯每一個人入行多少都會被人欺負過，這無關男女，是入行的經驗。

蔡慧妍：有沒有實質一點的例子呢？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？

李清渝：一定有的，其實入行一定會遇到這些，在你自己都不是很了解（電影製作的）整個架構的時候，即是你第一
次入行，你不知道劇務是幹甚麼的，場務是做甚麼的，經常亂叫人做事，而那些人會覺得這些都不是我份內
的事，會講一些很難聽的話，粗口那些是一定會有的。但是到你長大了，多了解了一些架構時，你就會發現自
己是真的叫錯人做事，被人罵也是正常的。因為那時我真的是不懂的，而且第一次做的時候，是不會有人來告
訴你各個部門是負責做些甚麼的，只會告訴你你要做些甚麼，但就發現甚麼事都與我有關。

蔡慧妍：你現在做了這麼多年了，其實整個電影圈有了些不同的生態，對你來說有甚麼影響嗎？或者影響到你工作的
哪一方面呢？以及你看到有些甚麼改變嗎？

李清渝：我想影響最大的一定是 CG（電腦特技）了。因為以前可能甚麼都要自己做，或者有些場景要造得很足，又或
者想造得超現實一點是沒可能的，但現在有 CG 的幫忙，其實是可以更天馬行空一點的。但是在技術上，你就
有很多事情要提前和 CG 部門談，和攝影師談，或者怎樣協商，大家互相配合，是 CG 這件事令到這些有所不
同的。

蔡慧妍：那你覺得好還是不好呢？

李清渝：有好也有不好，有時我覺得太過濫用了。以前最開始的時候你可能會求真，（例如）這些東西是真的，是實拍
的，你會覺得很厲害。但是現在當你看到再厲害的東西，因為其實你看到很多荷里活的戲（的 CG）都已經很
厲害了（能以假亂真），那你就會覺得（我們香港的 CG），嗯……也就這樣了，又不會厲害得過荷里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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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慧妍：但是對你自己來說，你整個工作流程，創作或者是開初籌備階段，其實（技術發展）有沒有影響到你的做事
方式？

李清渝：我想可以大膽一點去想一些場景。因為以前可能覺得造不到那就不要去想了，現在覺得有人是能（用一些技術
來）協助你的，會好很多，或者是 3D 打印等等那些技術的東西。

蔡慧妍：例子呢？例如你有沒有甚麼戲，是因為 CG 而造多了一些有創意的東西，或者造到你心目中的事情？

李清渝：《三少爺的劍》（2016）和（網劇）《天目危機》（2021），都是比較多一些和 CG 配合的。

蔡慧妍：有甚麼場口或者裡面甚麼道具可以說說的？

李清渝：例如動作片，要造一把真的鐵製的劍，或者（用類似）很重的（材料），又或者在比例上（特別大型），其
實有很多時候演員是做不到那個動作的。因為那麼大把的刀或劍，可能會令到那個動作不瀟灑，那可能我們就
會配合 CG，我們只是造一個刀柄，去令到他的動作可以做得瀟灑一點。甚至（例如）科幻點的，那把武器是
會變形的，你（實造出來）是無法造到的，如果要造到變形，實造的話重量是會重很多的，或是難度會高很
多，我不可以很精雕細琢地去造，但如果有 CG 配合就可以誇張一點。

蔡慧妍：你以助手的身份跟隨不同的美術總監工作，他們帶給你了一些甚麼影響和看法呢？以及和文念中先生合作了
那麼多年，最難忘的是甚麼呢？

製作組：你讀完美會的課程之後，入行第一部做助手的是甚麼戲？

李清渝：其實第一部做助手（的戲）不是幫文念中的，第一部是幫 Bill 叔叔的，那時也是很難忘的，反而不是與文念
中有關。

那時候是美會（的課程結束時）， Bill 叔叔就問我們這班學生誰有空來做（之後的一部戲）。那時候也有很多
人的，好像有十個或八個人一起入了行，大家一起做同一部戲，是張艾嘉演的，我忘記了戲名，是一部勵志
（題材的）戲。

蔡慧妍：《單身男女》（2011）？

李清渝：不是，我沒有寫（在簡歷裡）的，因為最厲害的是我根本沒有做那部戲。

我第一天上班，（大家在）圍讀，我見完導演和整個製作團隊之後， Bill 叔叔突然和我說：「 Fion（李清
渝），有另外一部戲找助美，不如你去做另外那部戲吧。」那一刻我是覺得「哎呀，他不要我了」，我是有些傷
心的，為甚麼那麼多人不問，就只來問我？肯定是覺得我幫不上忙。但最後我是那群人中，唯一一個留下來繼
續做電影的。應該是（雷楚雄）太大膽，讓我試，去到新的那部戲，不知道為甚麼就繼續留下來了，嚇不走。

蔡慧妍：那部戲是甚麼？

李清渝：好像不知道是《天長地久》還是《地久天長》，是說一個愛滋病男生（的故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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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慧妍：是幫哪位（美術指導）？

李清渝：不是，我說我沒有做到的那部戲是《地久天長》。

蔡慧妍：那你真的有做的那部戲是……

李清渝：真的有做的那部戲叫做《 I Do》（《戀性世代》， 2000），是幫一個叫做阿 Gill（黃知敏）的女生，但她現在應
該沒有再做（電影美術）了。

蔡慧妍：你從助手進階到做美術指導，是有甚麼契機嗎？或者心態是怎樣的，或者有甚麼機遇？為甚麼突然間從做助
手變成想自己做呢？

李清渝：其實真的是一個同事介紹的。所以我很想說，原來是真的，即是你在現場工作的時候，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介紹
工作給你，你別以為只有美術（指導）或者導演或者製片才會介紹（工作），介紹我去做美術指導的那個人
是一個劇務來的。當時我跟他並不算特別要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也覺得很意外，為甚麼他會介紹我去做那部戲的
美術（指導）呢？

我是很開心的，第一次做美術指導，我覺得正呀！終於不用揣測別人的心意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第一次
（做美指）真的做得很好玩、很開心，當然我（遇到的那位）導演（陳翊恆）很好，他是真的很信任你，他信
任到我都懷疑……（我想說）：「其實你也可以說一點你的意見，你可以說出來的，不用覺得我想這麼做你就
要同意，你可以說些你的意見。」但那件事真的很順利，所以第一次的經驗是很開心的。

製作組：是哪一部戲，哪一位導演？

李清渝：陳翊恆導演的《第 6 誡》（2012）。

蔡慧妍：這個開心你持續了多久？你甚麼時候才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呢，做美術指導？

李清渝：也「玩」了一、兩部戲，都挺開心的。

製作組：剛剛提到你之前做助手時，需要揣測大家心裡在想甚麼。不如說多一點你做助手時，和你做美術指導時，你覺
得有甚麼不同的地方？可能偏向的東西也比較不同？

李清渝：做助手時，很多時候都是要看我和我的老闆，即是和美術指導之間的默契。有時例如你會知道這個老闆，合作
久了你會大概知道他的喜好，或者有些甚麼是他一定會說「No」的，那你就能比較方便地去快點完成那個工作。
你大概會知道他是一定不要這些東西的，例如他會說一個方向，可能你買陳設（道具）時，（就會想起）「他
最憎這個顏色了，你別用」，或者「他不喜歡這些東西，你別用」。你是需要得到他批准的，如果你和這個老闆
有默契，就能快一點完成。

自己做美術指導就是，自己最清楚自己想要些甚麼了，或者你說得清清楚楚給你下面那位執行的同事聽，當
然你要跟進，那你就會……舒服很多說不上，至少體力上（的工作）會減少很多。但是和導演的那些溝通，或
者和製片的那些角力會多很多，在文書上或者開會上的壓力多了很多。做助手時體力上的工作會更多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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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慧妍：你說你多了那麼多工作，那由概念、方案，猜來猜去，到具體施工，你覺得最難的是甚麼？你最重視的是甚
麼？你最喜歡的和不喜歡的是哪一部分呢？即是做了美指之後，剛才所說的那些事。

李清渝：我想是……當我構思完那個場景想要怎樣做，去說服導演接受這個意念時，因為有時可能是一些有實驗性質
的東西，所以你需要配合例如攝影師、燈光師以及 CG（部門），需要他們的配合你才可以做到這件事。在這個
過程中，大家一起開會時，別人不是一定要聽你說的，可能他們也會有自己的構想，大家幾個部門一起切
磋，你最後要去總結（所有人的想法），原來大家是要這樣做，我覺得那個過程是最難的。不過亦都是好玩
的，因為（面對）整個劇本創作，在你造場景時，沒有理由是你一個人說了算，你一個人都說完的，你一個
人的頭腦永遠也不及幾個人的頭腦一起去想事情來得更好。但那個過程是辛苦的，我經常覺得好像要把大家的
答案「戳」出來，我怎樣才可以配合你，怎樣互相（協調），例如我搭景要搭多少造多少等等那些。

蔡慧妍：你有沒有遇過你想的事情，或者你想造的事情，跟造出來之後的差距很大？是不是因為預算和執行上的問題
達不到，還是有些甚麼原因呢？可以舉例說說。

李清渝：我沒試過想像中和造出來後差距很大。其實應該是，例如我們的步驟是，畫完氣氛圖，交給導演看，導演認可
後你還要報預算，可能那個預算製片看了以後覺得不可能，到那一步就已經停了。我不會（這樣的），原來我
只有十元而已，你寫了一百元（的預算）出來是沒有意義的，（知道預算）是十元的時候，你已經立刻去想
另外一個方案了，所以不會說到造出來後才（發覺）和你之前想的很不同。

蔡慧妍：那如果在這個有限的十元預算之下，你要怎樣發揮你那一百元的創意出來呢？

製作組：因為我也看到《妖鈴鈴》（2017）有很多景，其實它也挺有趣的，你可以說說。

李清渝：這部戲真的超有錢，所以沒有限制（笑）。

製作組：你是第一個美術指導說一部戲很有錢。

李清渝：真的是老實說，是真的很有錢。我自己最初接到劇本時，我也是想著要找一個荒廢了的大廈來改景，哪裡想過
有個美術指導最後是要蓋一幢樓的？搭景而已嘛，一直都是這樣講，怎知會蓋樓的？我自己也很害怕，吓？
蓋樓？真的要讓人能站上去，那幢樓不是兩層，是五層， U 字形的。那一刻只是覺得為甚麼會那麼有錢的？我
以為改動一下荒廢了的景就算了，為甚麼真的會蓋樓的？

製作組：所以那部戲裡的主景整個是你們起的？

李清渝：而且還不止蓋一幢樓，我真的覺得怎麼回事，那麼有錢的？

製作組：就說說這部戲吧，例如（你如何設計）那一幢樓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，他們有不同的背景，我記得有網
紅等等，然後有很多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場景裡出現。

李清渝：其實那個故事本身很明顯是講……即是戲裡面主角的性格或者職業是很突出的，以及有一點……因為是喜劇
來的，所以全部都很漫畫化，很風格化，是很好玩的。當你立刻已經知道了很多這些不同角色的性格時，你可
以怎樣套入場景裡，以及這部戲是想搞笑和講鬼故事的，你怎樣去製造場景的氣氛，令它恐怖得來又要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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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，其實在美術上是挺好玩的。而且我那時的置景團隊和我的道具團隊，真的很厲害，很能幫到手，我真的很
開心，好像你說得出來他們就能做得到，而且他們也是有要求的，不會敷衍你胡亂地造件東西出來，所以整
件事都挺順利的。

製作組：這部戲是在哪裡拍的？是在內地嗎？

李清渝：在內地，好像是在（廣州的）番禺，在番禺的一個很大的空地上蓋了整幢樓的外貌，加上外面地上的天井，
還有天台。實際真的拍室內的地方，就是我們搭了 U 字形樓的兩層，那兩層全都有走廊和那些角色的家的景。

製作組：他們是為了拍攝方便才讓你蓋一幢樓的，而不是說找不到景？

李清渝：是，我想他們是不想遷就一些……可能你用實景（去改景來拍攝）會有很多東西要遷就，那他們想所有東西
都是自己設計的時候，操作起來會比較方便，所以才叫我搭景。

制作组：很羨慕。

蔡慧妍：有很多戲都是在內地製作的，你覺得在內地和香港工作有甚麼分別？

李清渝：在內地工作會有很多資源，在道具人手和美術人手上真的都有很多資源，資金都比較充足。當然因為可能內地
的人工比較便宜，香港的工作人員（人工相對）會貴一點，所以可以「冧人堆」（投入大量人力）也有很多人
幫忙。

另外在某程度上，內地道具師他們的手工藝的確是很好、很厲害的，有時你是真的很想說：「怎麼會有一個這
樣的雕刻大師在這裡？」真的是很厲害，你叫他雕刻任何東西，我心目中可能雕一條龍出來，你給我三年我都
雕不完，但他們可能半天就（完成了），來問你是不是這樣，你簡直覺得那麼厲害的嗎？他們的手工藝和他
們的人工都比香港有優勢。

蔡慧妍：那倒過來你覺得香港電影人的優勢和特點是甚麼呢？

李清渝：香港人的優勢就是很會變通，一直都很會變通，一定能想到辦法去解決（問題），（就像）電影人經常說的
怎樣去「偷雞」（投機取巧），在這件事上我覺得香港人是真的厲害。

製作組：你剛才提到有一齣應該是劇，網劇，《天目危機》，是在日本拍的，你那時是不是帶了很多香港的工作人員過
去？有沒有帶道具師過去？

李清渝：沒有，那時美術組我只是帶了三個女生（去日本）而已，（香港的）道具師我也沒有帶去，我用了（日本）
當地的美術指導，他們會有自己的工作人員。

製作組：那在溝通上有沒有些甚麼……

李清渝：很困難，真的很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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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組：（笑）我每次去日本（拍戲），好像都覺得有一點溝通上的問題。

李清渝：首先是我們語言不通，所以經常都要靠翻譯。以及比如我們香港人要講的東西，可能五分鐘就講完了，但他們
一個小時都講不完，他們（說話時）中間有很多我不知道是敬語還是甚麼。而且為甚麼要不停開會？每天花很
多時間用來開會。

另外還有文化上的差異，因為我是女性，這個我真的是覺得……在香港我是沒覺得有這個問題的，在內地也
不覺得有這個問題，但沒想到在日本有這個問題。那時我有三個日本的美術指導，三個人年紀都大我一大截，
你看到是伯伯那樣的，他們的那個男女平等（觀念比較落後）……他們一定是覺得我是女生，更加應該尊重
他們，他們是老師，再加上年紀也大。我不是說我不要尊重他們，但你看得到他們……

這件事我是覺得很匪夷所思的，就是其中一個（日本）美術人員在跟場時，他是一個老伯伯來的，經常在現
場發脾氣。然後我忍不住就跟（級別）最高的那位日本美術指導說：「你們這位同事經常都有這個問題，其實
你是不是應該……因為你是部門老大，你是不是應該有責任去調和這件事，讓事情不要這樣繼續下去？我們
還有那麼多組要拍。」他的答案是：「嗯，都是因為你，開工後都沒有陪過我們喝酒。」那個日本的文化就是，原
來那些員工是要陪社長喝酒的。我真是覺得……我真的很匪夷所思。

製作組：這個我也覺得香港反而是在女性方面比較平等的。因為之前去日本也是，很搞笑，當時的監製也是女性，導演
也是女性，導演組和製片也全部都是女性，然後來了一個日本（男）製片就說：「找一個男人和我說話！」然
後我說：「 Sorry，我們全部都是女性。」最後開除了他，我們換了另一位日本製片，因為那個男人根本不理我
們，覺得我們是女生。

李清渝：是的，其實真的很辛苦，對著他們的大男人主義。

製作組：這件事在香港就比較沒有……

李清渝：在香港是真的不太會感覺到。

蔡慧妍：看你做了幾部動物做主角的戲，在電影美術設計上，有沒有些特別的地方呢？平時是設計給人，如果牽涉到
動物，而且動物還是主角，對你的設計有甚麼影響嗎？

李清渝：我就是做了一部叫做《狗眼看人心》（2019）。其實真的是要講《狗眼看人心》的，雖然我很不想講這部戲……

蔡慧妍：你可以說說為甚麼？

李清渝：其實那部戲是一部很認真的戲來的，只不過製作上……出來的效果不是太好看（笑）。

那部戲我們要拍一隻……是不是史納莎1呢？要拍一隻史納莎被一隻藏獒咬死（的故事）。其實藏獒已經很難
控制了，（就像）你要怎樣去控制一隻獅子。他們公司又真的很有錢，請了拍《狼圖騰》的那個訓練了幾隻狼的
人來，教會那些狗演戲。那個認真程度讓我覺得，哇，真的在學習。我也去看他怎樣訓練動物，以及說一些要
求，例如可能溫度上，例如那個場景……

1 史納莎（ Schnauzer）：又稱雪納瑞，犬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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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很多場戲我都要搭景，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在北京拍，天氣那麼熱的時候，那些狗真的演不了戲，因為
很熱的時候，牠們會一直把舌頭伸出來（笑）。也挺好笑的，根本就演不了戲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很舒服
的氣溫給那些狗演員，真是比人還「巴閉」（有本事）。所以為了牠們一定要搭景，而且牠們每天有一個特定的
工時，不可以長過一段時間，不然牠們就做不到了。都是那個馴獸師告訴我的，（讓我知道）原來我們需要這
樣做來配合你。

製作組：我想問問你現在接戲有沒有甚麼標準？因為有些人就說自己喜歡和一些經常合作的導演拍戲，覺得大家可能
會比較清楚對方的要求；有些就比較喜歡和沒有合作過的新導演合作。

李清渝：我應該沒甚麼所謂。如果曾經合作過，是愉快的，當然會想再次合作。但我不會局限於一定要是新導演，或者
（一定要是）出名的導演，或者（一定要是）某一間公司的戲，反而是不想（合作）的公司比較多，有個 list
（名單列表）（笑）。

蔡慧妍：那預算上呢？有沒有說如果資源豐富一點，會想做多一點，資源低的就會不太想做了？有沒有 preference
（偏好）？

李清渝：Preference……我想其實也沒有了，經歷了這兩年，說真的。以前有個美術指導和我說：「那些低預算的戲，
你不懂怎麼做的。」誰知道自從她和我說完這句話，我連沒預算的戲都做了，那位美術指導（蔡慧妍）就在這
裡（笑）。

蔡慧妍：你做慣了那些大片……

李清渝：之後我連那種五百元預算的戲都做過了，也試過把自己的屋子拿出來（借）給別人拍戲。

蔡慧妍：那有甚麼分別呢，你做大片和做五百元的片？說說當中的辛酸以及分別，創作上的那些差別。

李清渝：創作上……我想沒預算的（戲）是，你不可以每一樣東西都造得好，你要選重點來造，選擇那場戲裡最重要
的，或那個場景裡最重要的來造。可能預算比較充足的時候，你會希望每一樣東西都盡量造到最好，但當你沒
預算時，你只能去和導演談，問他覺得哪一樣東西是最重要的，大家要去妥協。可能這個是最重要的，那就主
攻這個，把所有錢都花在最重要的地方。

製作組：其實我剛才也想問，有時我覺得美術指導很厲害，因為你們自己好像有一條邊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會有
一條底線？

李清渝：我最近沒有了（笑）。

製作組：比如到這個界線之後就真的不行了，這個時候你是一定會堅持的？

蔡慧妍：做完劇集和過完這兩年後，我想大家的那條底線，已經低到貼在了地球邊緣。

製作組：這個也可以分享一下，因為最近好像有很多劇集，比如《天目危機》是一部（網）劇，你覺得它和電影製作有
沒有甚麼不同？但我知道那位導演（黃精甫）其實也是電影導演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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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清渝：其實真的沒有甚麼分別，我覺得也挺開心的。他（黃精甫）是很有要求的，以及他是個視覺方面很強的導演，
而且是年輕導演，大家有商有量，他也很有趣，他這個人也挺有才華。所以我不會覺得（《天目危機》）是一部
劇集就不需要做得那麼漂亮，他（導演）的要求是很高的。

蔡慧妍：那你現在正在做的這部呢？

李清渝：我現在做的這齣「神劇」，是人生另外一個挑戰，挑戰自己的底線（笑）。

製作組：現在正在做的也是一齣劇？

李清渝：現在正在做的也是電視劇，現在挑戰自己……我覺得每天都是一個學習，就是學習怎樣不放棄，再難都別放
棄，真的是這樣的。我以前說不做就走了，很瀟灑地走了，不高興就走；現在是，好像每天都（在對自己
說）：「嗯，還能撐住的，應該還能撐住的。」

製作組：這個正好也是我們想問的，因為你很年輕，但你好像做了二十年美術……

蔡慧妍：二十一年。

製作組：你做了二十一年的電影美術，是甚麼吸引你可以一直堅持下去呢？沒有想過轉行嗎？

李清渝：有，當然有，那麼辛苦。

我想我平時和別人說的是，好像有一個……例如你出埠，你自己去旅行，你最多也是去些遊客式的地方；但
你出埠工作，例如（劇組）帶你去看景，你會深入了解那個地方的文化，真的是跟遊客不同的。突然之間有個
人帶我去了一個貧民窟，你怎麼會在旅行時去貧民窟？你的眼界（會被打開），你會覺得，嘩！原來這個世
界上還有這些東西。這個是第一，（做電影）令我覺得好像經常都有新奇事，能讓我看到很新奇的東西，這是
吸引我的第一個點。

第二就是每個劇本都不同，所以你做的事每次都不同，這個亦都是好玩的地方。我們以前做助手時，做了有一
百次警署、醫院、賊竇（賊窩），真的好悶，現在能夠令你繼續的就是，每次可能還是會有這些，但是也會有
很多（其他）不同的場景。即使只是去學習，你都會覺得「哎呀，我都沒做過這些」，也挺好玩的。你要做資料
搜集，要去鑽研這件事，你會覺得是挺好玩的。當然這也需要有（足夠）時間給你做資料搜集，不能是（例
如）我沒有做過實驗室，而你明天就要拍那些（關於實驗室的戲），耍我嗎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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